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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与瞿铺村合并成
胜利村的仓市村，位于监
利市朱河镇南约两公里
处 ，是 一 个 古 老 的 小 集
镇。晚清朱河名士胡大任
捐资铺设七里青石街道，

“上抵老人仓，下距鹿苑
庵”，“老人仓”指的就是这
里；国统时期，此地是国民
党仓市乡公所驻地；大革
命时期，这里也建立过仓
市乡苏维埃政权（李棚村
人、原监利县通讯书记张
玉书的配偶匡培嬭，生前
系 苏 维 埃 仓 市 乡 妇 女 主
任，后遭双双杀害）。仓市
还是红色电视连续剧《枪
声再起》的取景地。它在
建国前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地位，等同于今天的大
乡镇。

提到“老人仓”的渊
源，得从朱元璋的乡村治
理政策“老人制”说起。

元 明 鼎 革 ，百 废 待
兴。朱元璋在元朝的基础
上，全面推行里甲制，到洪
武 十 四 年（1381 年），每
110 户编为一里，里长之
外，各里另设“里老人”一
职，负责教化（调解纠纷）、
劝农、举荐人才、收取赋税
及监督地方官吏，以“半民
半公”的身份扮演皇权和
民间信息互通的角色。在
朱元璋的默许和鼓励下，

“里老人”只要抓住恶吏庸
吏污吏的把柄，可以直接
绑缚京城令其受审。“老
人”的选拔，一般指五十以
上，但也不是一味以年龄
来划分，必须是合乎年龄
限 制 条 件 ，且 德 高 望 重
者。“其老人须以本里众人
推举平日公直，人所敬服
者，或三名、五名、十名，报
名在官，令其剖决（《教民

榜文》）。”“合设耆老，须本乡年高有德，众所
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闲吏及有过之人充
应，违者杖六十，当该官吏答四十（《大明律·户
律》）》”。“老人”遍布于乡村基层组织之中，
因地而异，按需而设，有水利老人、看仓老
人、木铎老人、集老人、浮桥老人甚至渡船老
人等，均属半公职人员。

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朱元璋诏令各
县设立预备仓，以官督民办性质，在常平仓、
社仓等救荒之政基础上创建备荒仓储，设立
于地方乡里基层。“看仓老人”又被称为仓
老、掌守老人、仓夫、土仓官等，属于正役。
其职责为协助官府收放仓粮，丰年从官府领
取籴本购买仓粮充实仓廪，荒年按令散粮，
并兼管仓廒兴建、维护和修缮工作。一些地
方除了看仓老人之外，另设仓大使、仓官、攒
典及斗级不等。斗级主要负责米谷扬晒、抬
斛折席、巡仓看守等差事。

放眼全国，叫“老人仓”的地方，其实有
很多。可以肯定的是，凡含“仓”字的地名，
必与饥荒、储备粮盐有关，比如“老粮仓（湖
南宁乡县）”“盐仓（贵州威宁、浙江海盐、上
海浦东新区）”“济农仓”等。

可见，朱河镇“老人仓”曾是监利县内
救荒赈灾的粮仓所在地。至于因“仓”成

“市”，成为一方商品流通、交易、集散之地，
则是发展与生活的需要。当地人们把赶集
称作“上仓”，即“仓”成为“市”的民俗遗存
和铁证。如今定居仓市的民众，除了有些
是做生意、投靠亲戚迁过来的，原住民必定
有仓官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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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烟火里江陵烟火里的三袁文心的三袁文心
□ 余波

文史纵横

身似闲云行其所行，
心同野鹤念兹在兹。

（作者 黄文泉）

翰墨荆楚

夏 日 的 暮 霭 沉 沉 笼 罩 着 沙 市 码
头，江风裹挟悠长的汽笛声，掠过荆江
水面。在这朦胧光影里，我仿佛瞥见
公 安 三 袁（ 袁 宗 道 、袁 宏 道 、袁 中
道）—— 那 清 癯 的 身 影 ，正 乘 一 叶 扁
舟，自历史烟波中缓缓驶来。作为晚
明性灵文学的代表，三袁的文学生命
与江陵（今荆州）这片浸透荆风楚韵的
土地，有着血脉相连的深刻互动。这
座屹立长江之滨的千年古城，不仅是
袁 氏 家 族 迁 居 公 安 前 的 祖 籍 根 系 所
系，更是他们文学觉醒的摇篮、思想交
锋的殿堂与精神栖居的港湾。

01—溯流·根植公安
大明初肇的洪武年间，袁本初自江

西启程，踏上军旅戍边的漫漫长路。他
随屯戍队伍辗转，先驻足于湖北蕲黄之
地，最终，目光落在了荆州府公安县长
安里（今孟家溪镇）这片水土丰饶的所
在。在此开枝散叶，他成了公安袁氏一
脉当之无愧的开基之祖。

最初的几代光阴，袁家如同乡野间
默默生长的树木。袁本初之子袁希古，
其孙袁顺，曾孙袁有伦（后世尊为公安
袁氏一世祖），皆是安于陇亩、勤恳耕耘
的朴实农人，在公安的土地上播撒汗
水，繁衍生息。

命运的转折点在第五世袁暎（字东
旸）身上显现。凭借军功，袁暎荣膺荆
州卫百户之职。这不仅是一份显赫的
荣耀，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袁氏
家族由此正式落籍公安，根基深植，悄
然完成了从纯然农户向地方士绅阶层
的蜕变。

及至袁暎之子袁大化，即三袁的祖
父执掌家业时，袁氏已然在公安成为备
受敬仰的乡绅望族。袁大化秉性仁厚，
心怀桑梓，嘉靖年间曾倾尽家财赈济灾
荒，慨然捐出粮米二千石、白银千两。
这份泽被乡里的慷慨与担当，不仅解了
燃眉之急，更令袁氏声望如日中天，成
为公安一方举足轻重的名门。

三袁的成长，还源于父母的姻缘。
袁大化之子，即三袁之父袁士瑜，迎娶
了公安名士龚大器之女龚氏。龚大器不
仅是公安狮子口的地方乡贤，更以诗文
见长，家中藏书盈室，常与江陵文士雅
集唱和。龚氏家族自元代起便是江陵

“楚辞”传承核心，其藏书楼中珍藏的宋
刻《楚辞集注》，成为三袁接触楚地文学
传统的关键媒介。三袁的母亲龚氏，这
位来自书香世家的贤淑女子，自幼耳濡
目染，不仅通晓经史，更兼擅丹青诗
词。她将龚氏门庭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诗
书气息，如春风化雨般带入袁家宅院，
成为日后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文学
启蒙的第一缕温润曙光。

袁氏的目光与血脉，从未囿于公安
一隅。江陵作为当时湖广布政使司荆州
府的治所，与袁家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袁家不仅与江陵历史上声名煊赫的
罗含、庾信等世家后裔毗邻而居，世代
交好，姻娅相连，同时还与江陵政要、大
家族及文化名人保持友好往来。这种跨
越县境的文化联姻与精神交往，悄然汇
聚着荆楚大地的千年文脉灵气，为日后
袁氏三杰的横空出世，无声地埋下伏
笔，酝酿着那场即将涤荡晚明文坛的革
新风暴。

在孟家溪镇长安村的荷叶山，至今
保存着三袁少年读书的嘤鸣馆遗址。袁
中道在《游荷叶山记》中写道：“登岸，步
至珊瑚林，入荷叶山。老树渐尽，至先
居，苔钱满地。”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私家
园林，曾是三兄弟少年时代的精神家
园。园中古槐参天，梅花初绽时，袁宗道
常在此与友人黄辉、苏云浦煮酒论道。
我想他们谈论的不仅是诗文，更是对
李梦阳、王世贞复古文风的质疑——这
种质疑，最终演变为席卷晚明的文学
革命。

02—淬炼·文耀江陵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的乡试榜

单，赫然张贴在江陵城隍庙的照壁之
上。袁宏道凝望着榜首自己的名字，耳
畔仿佛响起长江亘古不息的涛声。这座
他曾无数次在护城河荡舟的古老城池，
此刻正以科举功名这一最庄重的方式，
热烈地拥抱了这位来自公安的才子。

他在《古荆篇》中挥毫写下的“楚王
宫里斗繁华”，不仅勾勒出江陵盛景——
既有郢都故地的王者遗韵在血脉中流
淌，又弥漫着沙市商埠蒸腾的市井烟火
气，同时也开启了他对历史规律、人生
价值、文化命运的深刻思辨。

袁宏道常在江陵与京城的官道上等
待与张望。大哥袁宗道在万历十四年

（1586 年）高中进士后，长住北京。这条
漫漫官道印下的车辙与足迹，便成为他
们兄弟沟通的通途。而江陵的城垣、江
水及其间的风流人物，也都悄然渗入宗道
的人生轨迹与笔墨之间。

宗道在其《白苏斋集》的《江陵涂使
君任黄冈序》中，曾吐露过一段深藏的
倾慕：“余少闻江陵涂侯治行，心向往
之。”寥寥数语，道出他青年时代对江陵
贤吏涂使君政声的遥想与追慕。万历十
七年（1589 年）初春，宗道再度从公安启
程赴京会试。在江陵驿站片刻停驻间，
他提笔写下了《题司选君寒玉轩卷》。
诗中引用“江陵千树橘”之典，如画龙点
睛。宗道信手拈来此富庶意象，不仅为
状物写景，更寄托了他对楚地风物深沉
的追怀，对这片土地所承载的丰饶文脉
与历史记忆的悠然神往。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江陵对于袁宗
道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或怀
旧之所，更是一个牵系着时代风云的政
治枢纽。在《答江陵张太岳书》中，我们
得以窥见他与那位权倾朝野、亦为江陵
同乡的首辅张居正之间的翰墨往还。尺
素之间，言辞或恭谨或恳切，展现的远
非寻常客套。这薄薄的纸页，承载的是
作为公安文坛领袖的袁宗道，对国事的
关切，对朝政的理解，乃至对权柄的某
种审视姿态。这封发自江陵的书信，如
同一道微光，照亮了袁宗道作为朝廷官
员与文学革新者双重身份的交织，也映
照出江陵这座古城在晚明政治版图上不
可忽视的分量。每一次途经，都非匆匆
过客的简单停留，而是心灵与这片厚重
土地的一次次深刻晤对。

在江陵的岁月里，袁宏道也完成了
从青涩举子到一代文豪的蜕变。万历
二十六年（1598 年），他辞去吴县县令之
职，携二三知己，乘一叶轻舟翩然重返
江陵。沙市便河的画舫之上，清波荡
漾，他与挚友雷思霈、江盈科等人把盏
临风，即兴赋诗。彼时深秋，残荷断梗
于寒水中低诉，满目萧瑟，却恰恰点燃
了他胸中“人生贵适意”的灼灼灵感。
这种将个体鲜活的情感脉搏与眼前自
然风物水乳交融的笔法，正是日后公安
派高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大旗的精
髓所在。

而袁中道的晚年岁月，几乎完全栖
居于江陵的怀抱。在他和宏道亲手构筑
的砚北楼中，青灯黄卷，夜半时分，他常
推窗独立。窗外，便河的冰面如镜，幽
幽映照着楼内的点点烛光，光影摇曳
间，恍然将他带回了少年时代，与两位
兄长泛舟于故乡三湖的澄澈时光。

这座藏书楼，既是他逃离尘世喧
嚣的隐逸桃源，更是他连通江陵千年
历史纵深、汲取无尽精神滋养的灵魂
驿站。楼下的便河水，不舍昼夜，依旧
流 淌 ，承 载 着 南 来 北 往 的 商 船 与 竹
筏。直至天启三年（1623 年），他在《游
居杮录》中深情记下：“三湖莲叶接天
碧，日暮渔舟唱晚归”，将江陵水乡那
份永恒交织的静谧诗意与人间繁华，
以最温柔的笔触，永远定格在文学的
璀璨长卷之中。

03—意象·楚风入墨
在江陵，三袁深深浸润于楚文化的

熏陶之中。袁宗道在《江陵涂使君任黄
冈序》中勾勒的“君子比德于玉”，暗合
楚地“香草美人”的传统；袁宏道《古荆
篇》中“王孙挟弹”的意象，源自《楚辞》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的瑰
丽想象；而袁中道《三湖杂咏》“菱歌半
杂棹讴声”的描写，正是对楚地“巫风楚
韵”的现代转译。这种对楚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使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获得了深
厚的历史纵深。

袁宏道身体日渐欠佳，但他常伫立
卷雪楼头，凝望夕阳在江面缓缓坠落，
耳畔传来艄公悠长的号子。沙市这座长
江边的商埠名镇，每天正上演着明代市
井最鲜活的图景——盐船与商舶在河道
中交错，布匹、瓷器与荆州漆器在栈房
前堆成小山。这正是他热爱的地方。在
《沙市舟行》中，他描绘了“朱旄遥指楚
天秋，帆影半落芦花洲”的景象。此刻
河面上飘荡的不仅是楚地特有的白帆，
更有来自川陕的商队、闽粤的番舶，它
们载着茶叶、丝绸与香料，在江陵编织
出明代繁荣的经济图景。

在三袁的笔下，沙市码头的热闹从
不因夜幕降临而消歇。他们在沙市砚北
楼的雅集中谈论心学，在龙堂寺的钟声
里参悟禅机，在金粟园的竹影中书写性
灵。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记载的“夜
市千灯照碧云”，此刻正化作便河两岸
的灯火长廊。酒楼里传来荆河戏的咿
呀，茶肆中评书人的惊堂木拍得梆梆
响，铁匠铺的火星与胭脂铺的脂粉香在
夜风中交织。引人注目的是河畔的“女
儿船”，那些头戴珠花的沙市姑娘们，正
对着倒映星辰的江水梳妆。万历三十六
年（1608 年），袁中道与友人王辂在沙市
醉后论诗，王辂即兴吟诵：“沙市女儿不
解歌，听君一曲似韩娥”。恰似为这幅
《江陵夜市图》题写的生动注脚。当醉
仙楼的酒旗被晚风掀起，空气中弥漫的

不仅是杜康的醇香，市井的烟火气与文
人的书卷气在此奇妙融合，催生了“独
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宣言。

04—交游·禅钟文心
袁宏道与荆州知府徐时进的交往，

是反映其与地方官员互动的珍贵记录。
徐氏主持重修江陵城墙时，袁宏道以

“士人当以笔墨佐土木”自勉，其《荆州
修复北城碑记》不仅记录了工程细节，
更将城防变迁写成了流动的历史史诗。
徐时进在《鸠兹集》中赞道：“公安才子
江陵客，笔落惊风动楚泽”，这句诗恰如
其分地诠释了文人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袁宏道常在龙堂寺的银杏树下研读
李贽的“童心说”。李贽生前在湖北讲
学时，袁宏道是其追随者。李贽那句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也”的论断，恰似楚地巫风穿越千年，在
长江边的古寺里激起新的回响。龙堂寺
是沙市佛教重地，因悟性禅师祈雨得
名。袁宏道深知龙堂寺与悟性禅师和李
贽的深厚渊源，因此对这座寺庙格外看
重。兄弟二人定居沙市期间，常以龙堂
寺为禅修场所。袁中道在《游居杮录》
中说，兄弟二人于龙堂寺“扫阶声即诗
韵”，将禅修体验融入文学创作，体现了
李贽“童心说”与公安派“性灵说”的实
践交融。

袁氏兄弟诗文中多次提及此寺，
袁中道更在相关著述中称其与普仰寺
为“ 沙 市 之 双 眉 ”，喻 其 文 化 地 标 地
位。袁宏道病中常于寺内静修，其《夜
宿龙堂寺》“江月穿窗入，僧灯对榻明”
句，生动记录了寺院生活场景。临终
前所作《题龙堂寺僧募册》诗云：“衲子
欲言面羞涩，试介乌纱作檀越”，既展
现其禅学修养，亦印证其与龙堂寺僧
人的密切交往。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深秋，袁宏道
病榻前的油灯摇曳，龙堂寺的晨钟声穿
透江雾，在沙市街巷间回荡。这位公安
派领袖临终前移居寺前李宅，枯槁的手
指仍握着未完成的《卷雪楼记》手稿。
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记载，兄长弥留
之际忽闻钟声，挣扎着起身推窗，望着
寺内飞檐轻叹：“此声可涤尘心”，言毕
溘然长逝。

袁宏道去世后，江陵士人苏惟霖
对其遗孤多有照拂。苏惟霖曾任荆州
府学教授，素与三袁交好，尤其钦佩宏
道的文学革新精神。他不仅资助宏道
长子袁彭年完成学业，还主动与袁家
缔结两桩婚姻：苏惟霖将女儿许配给
袁宏道次子袁岳年；同时聘娶袁宏道
长女为儿媳（苏 惟 霖 长 子 之 妻）。此
外，袁宏道次女则许配给苏惟霖之弟
苏惟霑的长子。同时，将袁氏家藏的
《珂雪斋集》手稿妥善保存，后出资刊
印，使公安派重要文献得以传世。苏
惟霖曾在《祭袁中郎文》中写道：“先生
之文，如江陵之水，奔涌而不息；先生
之泽，如沙市之灯，长照而后人。”这份
跨越生死的守护，正是江陵文脉对三
袁精神的最好回应。

05—余韵·文脉长流
袁中道在整理兄长遗稿时，发现其

晚年多作江陵风物诗，遂编入《珂雪斋
集》。三袁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将江陵
的山水、历史、人文，永远镌刻在了中国
文学的星空之中。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
巷、每一座古寺、每一艘商船，都成为了
性灵文学的载体，在长江的涛声中，继
续讲述着跨越时空的故事。正如袁中道
在临终前所言：“江陵，非独楚之故都，
实乃天地间一性灵渊薮也”。

沙市便河的月光，依旧倾泻着四
百年前那般清澈的银辉。当袁中道在
此泛舟，慨叹“白波扬尘”的沧桑或凝
望“三湖莲叶接天碧”的壮阔风光时，
他或许未曾预料，脚下这片浸润着荆
风楚韵的土地，终将在他们笔下留下
灿烂的一笔。

当我们漫步于沙市的长江码头，或
驻足于江陵古城垣下，抑或在公安追寻
柳浪馆的遗韵，那份源自三袁的“独抒
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脉动，依然清晰
可感。这不是对逝去风物的简单凭吊，
而是触摸一种活着的传统。三袁在江陵
的思考、创作与交游，汲取了这片土地
深厚的文化滋养——从郢都故地的历史
积淀、长江汉水的奔涌气韵，再到市井
码头的烟火生机，最终凝结成公安派文
学革新的澎湃力量。

这份源自江陵的厚赠，悄然为中国
文学松开了复古的绳索，为文字解缚，
让真声得以在纸上流淌。当文学重新俯
身，拥抱荆江的浪、沙市的灯、龙洲的
风，三袁的文魂便如不息的江水，融入
中华文脉的长河。而那滋养其性灵的源
头，永远映照着江陵的波光——是卷雪
楼头的夕照，是砚北窗下的灯影，还有
荆江两岸不散的帆声。

在石首绣林的江边上,有一座东岳山。
山口里,有一块像鼓一样的大石头,石头有
坎子,石面平整。虽经沧桑岁月的洗刷,但
石而上三寸长的脚印,还是依稀可见,这就
是望夫石。

相传，三国时期,孙权把嫁出去的妹妹
孙夫人骗回家后,孙夫人从此就留在吴
国。她整天思念丈夫,哭哭啼啼以泪洗面,
到后来,听说刘备在白帝城病死,更是心如
死灰。生不能见丈夫的面了,到江边去遥
祭一番。孙权怕太伤妹妹的心,只好答应
了。孙夫人带了一些随从人员,驱车日夜
兼程赶到东岳山,独自一人站在山巅上一
块鼓形石头上,眺望着对岸的刘郎浦,凝视
着脚下奔腾不息的长江,就回想起与刘备
往日的情谊,更勾起她的悲痛,眼泪就止不
住哗哗地流下来,以致把脚底的那块石头
都浸蚀出了痕迹。

孙夫人站着不知哭了几天几夜,想到此
生再也无法见到夫君之后,便小心地撒下带
来的祭品,绝望地朝天喊了几声丈夫的名字,
就一跃跳进长江以身殉情了。等仆人赶来
时,只见到石头上留下两个三寸长的脚印和
泪水冲成的一条小槽。从此,这个山口被人
们叫作“朝天口”,而孙夫人站过的这块石头
就叫“望夫石”。

望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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